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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红遍西半球
之际，张爱玲在香港找到了一份翻译工作，
参与大规模的美国文学作品中译计划，《老
人与海》就在此之列。她生前翻译的《老人与
海》成为了最早的中译本。本书还附带收入
张爱玲翻译的玛乔丽·劳林斯的《鹿苑长春》
及华盛顿·欧文的《睡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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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历史、人文、艺术，绘本大师安野光
雅足迹所至的地方——— 美国、意大利、英国、
丹麦……在他的笔下，都不再遥远。细腻的笔
触、独特的视角、深入的思考，安野光雅在书
中展现着人类的艺术积淀，而“旅之绘本”本
身也足以被称为一场艺术的视觉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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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的风景》分为三辑。这三辑，就像
是三驾马车，承载着这本散文集。“琅琅书
声”，里面鸣响着蛙鸣，绽放着花朵，飘散着
墨香，流淌着歌声；“暖暖炊烟”，里面灌注了
乡景、乡物、乡事、乡音、乡情；“缓缓行走”，
里面放置了历史、文化、风物和感知。三驾马
车，就这样运载着一路的风景。

︽
终
极
密
室
杀
人
法
则
︾

普
璞

著

新
星
出
版
社

幼年目睹姐姐受侵犯而心存阴影的女
孩，某天收到匪夷所思的诅咒，被卷入到一
件血淋淋的杀人案中。在向姐姐求助后，女
孩却发现一同前来的男人，竟是当年的那
个强奸犯，其背后究竟掩藏着怎样骇人的
秘密？在死亡面前，那扇连锁孔也没有的逃
生之门，女孩能打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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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长期关注心灵成长与幸福话
题，主张“独立、自爱、行动”的生活态度，历
时三年，与上百万网友真诚交流，对现代婚
恋进行全面剖析和总结：理性谈爱，权衡现
实，结婚前多作准备，才是实现婚姻幸福的
出路。


婚
姻

颜歌：写我认为有意思的小说
本报记者 师文静

在 80 后的知名作家中，颜歌的不同在于她坚持纯文学创作，并获得了文坛的认可。从 10 岁起开始发表作品，颜歌已

经陆续出版了近十部长篇小说，这些互有关系的小说构建起了一个具备独特标签的文学世界，且追求突破的颜歌让每部部

小说在叙述和技巧上都互不相同。近日，颜歌的长篇小说正在陆续修订出版，颜歌与记者对谈了其创作的独特文学世界界和

对写作的诸多思考。

颜歌，本名戴月行，四川郫县
人，1984 年 12 月生。四川大学比
较文学博士在读。现为美国杜克
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四川省作
家协会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中
国青年作家学会主席。代表作品
有：长篇小说《声音乐团》、《五月
女王》、《异兽志》，小说集《良辰》、

《十七月葬》等。

作家简介

齐鲁晚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是这么会巧妙叙述、
会讲故事的？

颜歌：写小说这件事，最初无非是一种倾诉欲，以及小小私心
里希望自己能有不同于其他人的地方。从十几岁开始写小说，到现
在还在写，看着身边的同学、同龄人，甚至是最初在一起写作的朋
友，都成长起来了，像鸟儿从巢穴中飞出去了，涌向五彩缤纷的世
界。最近开始产生这种感觉，不是我选择了写作，而是我被留了下
来，将留在巢穴里，几十年如一日地写作。如果说我写得比十年前
更好，只是因为我留在了这个地方，一直在写。

齐鲁晚报：通过多部小说逐层构建你的文学世界，这是你
要逐渐打造的写作风格吗？

颜歌：毫无疑问，我在构筑一个文学世界，就是“平乐镇”，
《五月女王》这个长篇算一个，断断续续的短篇，还有现在手头
在写的长篇。我想写中国的城乡接合部，上世纪八十年代人眼
中的城乡接合部和故乡，因为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地方，有戏
剧性、有冲突、有脏乱差——— 这都是我喜欢的。

当然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这个独特性也可以说成风
格，这样说的话，“平乐镇”当然是我的风格，里面的人都是我的父
老乡亲，张口说的都是四川方言——— 这就是我的精神家园。

齐鲁晚报：在写作技巧上，你觉得一个作者可以借鉴其他
作家吗？你的《声音乐团》曾被读者认为与加拿大作家玛格丽
特·阿特伍德的《盲刺客》结构相似。

颜歌：当作家之前先是读者，喜欢的作家当然有，还并不少。
作家们都是吃百家饭成长起来的，不可能不受到他人的影响。从吃
下去的杂粮到写出来一本书，这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内化
的过程，这过程漫长、精致、神秘，可以视作文学的发酵。

就拿《声音乐团》来说，为了做出交响乐的形式，我用了一
个复杂的四层双向逻辑结构，写完以后的一天，我忽然发现，这
可能会让人想起阿特伍德的《盲刺客》，当时我的心情是“哎
呀！”——— 念头就过了。果然，有人以这个为观点写了评论。我也
可以提炼出这两部作品能让人联系起来的标记：女作家，姐妹，
戏中戏。非常简单的数学对位题，读的人愿意这么来想《声音乐
团》，我想不过是为了偷懒和图个方便。

齐鲁晚报：你说过，“保持自己的失败感和卑微感，这样我才
能成为更好的小说家”。这应该是你所认同的作家应有的处境吧？

颜歌：“作家要保持失败感。”我说不出这么有指导性的话，
我只能说：“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保持失败感。”仅仅针对我个
人。而失败感的存在并不能作为一种工具，使我的小说发生什
么变化，或者在某一部作品中显示出它的高超之处来。作为小
说家的我，对于创作的物质要求少得可怜，有电脑就可以，纸和
笔也能凑合。但在精神世界里，有几样东西一直都是我的必需
品：孤独，失败，迷失，乃至最终的无用。

齐鲁晚报：你说要写一部“地道”的小说，怎样的小说是一
部“地道”的小说？

颜歌：所谓“地道”的小说，我希望是一部能说服自己的小说。
世界上其他人对它的评价、感受，我无法作主也没有兴趣作主，因
此，归根结底，是希望作为小说家的我能够说服作为作者的我，希
望作为个人的我能够和作为小说家的我在其中相处下去。我常常
在回答这个问题，都说得有点不好意思了，套用我以前的话———

“我要写一部可以放在我坟头上的小说”，就是这样吧。

齐鲁晚报：你曾说你写作从来没有考虑过读者，你现在怎
么定义写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

颜歌：写作主要来说还是自己的事，但它的确又是一个很
漫长的过程。我假设它应该是我一生要做的事了，而有时候，我
需要同伴、战友、围观者和敌人，跟他们讨论、争辩和长谈，得到
称赞、诋毁和批评，这可能就是我和读者的关系吧。以前我说

“我只按自己的想法来写，其他人都和我没关系”，现在我说不
出这么绝对的话了，任何一件微小或看似无关的事情都可能以
神秘的方式对未来造成重大影响。

齐鲁晚报：你的生活是怎样的？
颜歌：有时候会不想写，有时候就想一直看书，有时候想做

饭，有时候想去旅行。基本上，我把这样自由散漫的生活过了五六
年，每天睡醒了就起床，困了就睡觉，写不下去了就不写。成为一个
作家，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个身份把我生活中所有一切无聊无趣甚
至无意义的事情都变得合理化了。作为一个职业观察者，我经历的
一切都是有意义的，这么想的话，运气不坏，就会一直写下去吧。运
气坏的话，可能就去做点别的什么，然后偷偷写。

齐鲁晚报：据说你曾经为了写作导致全身水肿，你到底对写
作痴迷到何种程度？

颜歌：全身水肿去输液那次是 2005 年写《良辰》的时候。《良辰》，
它对我来说太特别了，一个多月我写完了《良辰》的十个故事。有一天
我突然对父亲说：“爸爸，我好像病了。”他仔细一看，才发现我的脸浮
肿了，腿也肿起来，没有一双鞋子能穿上脚。父亲不知道怎么办，打电
话叫来了姨妈，然后把我送到了医院。输液治疗了一个多星期才渐渐
恢复。那一次其实是一次很极端的经历，并不能作为写作的常态。我
也在风景良好的露台上写作，或者在飞机晚点的候机大厅里写，还有
一次，家里朋友聚会的时候，几个人眼睁睁地看着我一点点写完了

《异兽志》的一章。每一次都有所不同。写作于我，曾经呕心沥血，生离
死别，到现在，成了日常生活，如执子之手一般。

齐鲁晚报：是不是要创造一种具备独特个性的文字，首先要
成为一位具备特质的写作者？

颜歌：特质这件事情，我一直都相信每个人都各不相同，这也
是我一直以来喜欢写作的原因。有人说作家刻画万物众生，我却
做不到。我写作的最初标本是我自己，长期相处的也是我自己，我
希望最后我能参透的也是我自己，这就够了。

1写作成了日常生活，如执子之手一般

2 留在了巢穴里，几十年如一日地写作

3 我的必需品：孤独，失败，迷失

本版编辑 曲鹏

▲ 颜歌近照

《五月女王》
颜歌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2 月出版


	B05-PDF 版面

